Solovyov, Vladimir 蘇洛維也夫（1853～1900） 是俄國哲學家、神學家和詩人，出身名門，父親是俄國歷史學家，莫斯科大學的校長，母親則傾向烏克蘭神祕主義哲學家斯科沃羅達（Gregory Savich Skovaroda, 1722～94）的思想。蘇洛維也夫自小便顯出才華，二十歲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次年寫成碩士論文《西方哲學的危機》（The Crises of Western Philosophy, Moscow, 1874），為他在莫斯科學術圈贏取一定的地位，亦為他日後甚具影響力的研究生涯掀開序幕。
蘇洛維也夫的生平及學術活動可分三階段來闡釋。
第一階段（1873～7），他按照傳統的親斯拉夫精神來寫哲學論文，批評西方的形上學、惟物論與經驗論，認為它們均違背東方的思想方式。他認為俄羅斯教會有一個獨特使命，就是把伊斯蘭世界嚴格的一致與西方世界的多元結合起來，其結果將涵括一切生活的範圍，其中包括「自由的神權政治」、「自由的神智學」，和「自由的驅魔術」（參驅魔袪鬼，Exorcism{\LinkToBook:TopicID=438,Name=Exorcism}*）；他認為這是一個由神聖原則所統治的有機整體，亦是西方教會所稱的「神權政治」。
蘇洛維也夫這期間最重要的作品，除了上述的《西方哲學的危機》外，還有《抽象原則的批判》（A Critique of Abstract Principles, Moscow, 1880），和「完整科學的哲學基礎」（'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a United Science' in 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190, 1877, pp. 235～53）。
第二階段（1877～81），是他在大學教書的時期，分別曾在莫斯科大學（1876～7）和聖彼得堡大學（1877～81）教授哲學。1881年發表公開演說，要求當局大赦因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被判刑的革命黨，惹怒當權派，被迫離開大學教職。自1881年起，他專心從事文學和政論工作。
談到這時期的作品，我們要從他較早期一個經驗談起。他的基督教信仰受到諾斯底派（Gnosticism{\LinkToBook:TopicID=508,Name=Gnosticism}）*和德國惟心主義的強烈影響。1875年他去英國博物館研究神祕主義的文獻，在那裡他第二次見到神的智慧或索菲婭（Sophia）的顯現（第一次是九歲時在基督升天節那天看到的）。後來又聽到神的召喚，到埃及沙漠旅行，在那裡見到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顯現，此等經驗都在這時期的著作反映出來。
第一階段的哲學是神權政治的哲學，他企圖把一切集中在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神的智慧，藉此將人類思想綜合起來。這種哲學在第二階段的神智學作品更趨成熟，對俄國的神學運動──神智學──發生深遠的影響。這時期的蘇洛維也夫主力研究神學與政治的關係，重要作品有《大爭論與基督教政治》（The Great Dispute and Christian Politics, Moscow, 1883），《俄羅斯和普世教會》（La Russie et I'E!glise universelle, Paris, 1889），《神─人論》（Lectures on God-Mankind, Moscow, 1878）。他這時期的思想主要是︰人可以逐漸演化為神，而人類這種「神化」的過程，必須透過普世教會聯合起來而組成的大統一教會才能達致，因為只有這樣的教會，才能把紀律原則和自由原則結合在一起，這也是教會與政治聯結起來的力量，亦是他所言之神權政治。在這政體中，羅馬教宗是精神領袖，而政治領袖則屬於俄國沙皇。這時候他亦嚴厲批評俄國宗教議會的消沈，並且又與親斯拉夫派決裂。這時候的蘇洛維也夫刻意與一切民族主義活動保持距離，並把反對它們的文章編成一個集子，叫《俄國的民族問題》（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Russia, St Petersburg, 1891）。
第三階段（1881～1900），是他對現實上的神智學及神權政治失望的時候；他不再認為歷史是前進的，不是向著上帝在大地統治的目標進發，反而預言敵基督將要出現，歐洲文明將被日本領導下的蒙古式侵略所毀滅。這時期的主要作品是《戰爭、進步和歷史的末日，包括敵基督的簡史》（War, 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 including a short story of Anti-Christ, St Petersburg,1899; ET, London, 1915）。
蘇洛維也夫出過一卷《詩集》（Stikhotvoreniya, 1891），對年輕一輩的詩人（Aleksandr Blok, Andrei Bely）有深邃的影響。
蘇洛維也夫在神學上的影響也相當重要，特別是對那班因1917年革命而遠逃他方的難民；他在國內亦幫助扭轉俄國十九世紀知識分子那種惟物主義和虛無主義，使他們採納一種宗教式及基督教式的世界觀。
另參︰俄羅斯東正教神學（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LinkToBook:TopicID=1031,Name=Russian Orthodox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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